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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风风

春之封藏
□唐璐

惊蛰之后，我回到泸州，准备参加一场别
开生面的传统文化仪式“封藏大典”。中国古
代社会重视农业生产，人们主要“靠天吃饭”，
春季往往会举行非常隆重的典礼，立春之时
天子率领群臣前往东郊迎春、祭祀春神勾芒
祈求丰收，民间彩仗鞭牛打春、抢春；“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帝王开坛祭社稷、祭先农望一
年风调雨顺，并带头耕种行籍田礼劝耕、劝
农。出行之前我便在想，这石头缝里的草籽
都忍不住冒芽的春天，“封藏大典”是要封藏
什么呢？

白云之下，
大地之上

□马驹

枫叶红了的时候

包头这一隅仙境，被我们
撞见。大地和天空
配合得天衣无缝，像花的世界
又一次开出春天的花朵

每一次昂首，都是看一次花开
每一次埋头，都是叹一声花落

一只喜鹊，在满地金色的
亮片里寻觅，寻觅更为可贵的草籽
它最后飞向天空的样子
像极了故乡的一朵胡豆花

黄河

黄河之上，比黄河
更明亮的是落日

雪落进去，雪就成为黄河的一部分
更多的雪落进去，雪就成为黄河的浪花

只有明亮的落日落进去
黄河才会蹦蹦跳跳
闪烁金光

给包头

如果你爱这座城市
就连它高烟囱
冒出的白烟
你都当它是
白云

过黄河

我幻想了一千遍
火车在夕阳下
穿过黄河大桥的样子

夕阳越过山峦
像一个离开枝头的柿子
在黄河的波涛上跳跃

火车一定还要鸣叫一声或几声
或许是提醒路人，或许是提醒
那些身在旅途的人

不要负了，用眼
一直凝视你的人

登香山

于细雨中，与妻登香山
彳亍而上
身边不时有年轻人嬉笑跑过
红叶和我们都为之颤栗

沿途，拍照的多
驻足欣赏一片枫叶渐红的少

我们在山腰处折返
留下半截山峰
给那些需要
登顶的人

歌
诗诗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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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春
和景明，我们驱车前往凤凰山观
礼。长江沿岸的城市水气充足，
湿润的空气中氤氲着酒香，草木
葳蕤、郁郁葱葱，有“山路元无雨，
空翠醉人衣”之感。我是个颇爱
记录的人，于是舍弃了座位，找了
一个能观赏全景的角落站着。雅
乐陶陶，台上主祭成员祭祀先贤、
拜师传承，庄重肃穆。《史记·乐书
正义》里说“礼法天地之形”，沿袭
古制的礼乐之事让人仿佛穿越千
年，与时间共振。

典礼的高潮是封藏“春酒”，
这就是“封藏大典”之名的来源
了。见我有所疑惑，一旁的工作
人员主动解释道：“春酒就是春天
酿 成 的 原 酒 ，要 在 今 天 入 洞 封
藏。刚酿成的酒躁辣，经过 5 年、
10 年以上的洞藏，阴阳调和，才能
有稳定柔和的口感。”百闻不如一
见，当天下午，我便来到一处藏酒
洞，遥见洞内酒坛都有非经年不
能累积的苔蚀斑驳，心道好酒果

然不易得。
回到成都与老友相聚，我们

上次见面已是十年前了。目光触
及之时，我俩相视一笑，都咂摸出
一丝庆幸的意味，因为岁月似乎
并 没 有 在 我 们 身 上 留 下 什 么 痕
迹，勉强能保持一些人近中年的
体面。酒过三巡之后，他坦言，他
从一年前开始减肥，之前并不自
律，像一颗装满水的皮球，笨重、
疲惫，因为职场的攀比与养家的
重担，甚至有些放纵。直到经历
公司重组、房价下跌，他发现过去
的执念变得毫不必要，才正视起
好的生活习惯、加强锻炼，越发觉
得轻盈、自在。“你现在的状态很
好，真的没怎么变，只是更加成熟
了。”他道。我在这种话题上向来
有自知之明，取下刚配的近视眼
镜剖白：我曾像一只鞭子下的陀
螺、喝自己鸡血的斗鸡，焚膏继
晷、寝食俱废，睡眠的缺失、工作
的压力让神经日日拉紧、身体亮
起红灯，一场强制的“休息”才让

我领悟到松弛带来的从容。
生活的淬炼、职场的磨砺、生

命的启示让一颗皮球从胀满水到
充满气，能弹得更高；一根弓弦从
紧绷到和缓，能拉得更满，让箭射
得更远。三言两语，我们成长为满
意的自己竟花费了十年时间。让
我想起在洞中的那些春酒，它们的
封藏与修炼。

人生之春是青少年，要吸收海
量的知识，而后在成长中修炼，积
累经验、练达成熟；一年之春为四
季之始，种子暗藏于土地，吸纳天
地灵气，而后破土而出、开花结果；
一天之春可认为是清晨，蕴藏精
力、酝酿想法，而后生产出成绩。

春季封藏烈酒，经过数十年的
陈年修行、阴阳调和，方成佳酿，似
乎也透露着人生的哲学，一为谋定
后动、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二为灵
魂的修行必定经过岁月的洗礼、生
活的锤炼，格物而致知。

春之封藏，自然有它的智慧
所在。

三月桃花红，四月尽芳菲。成
都的春似乎都是从桃红开始的。
而最早的那一道春光又总是从龙
泉驿传来的。夭桃弄春色，见桃色
而动春心。当成都上空难得的太
阳破云而出，人们便开始蠢蠢欲
动，邀邀约约全家老少倾巢而出，
而离市区最近的踏青之处仍然莫
过于出门向东，奔龙泉山而去。

龙泉赏花已成为多年来的一
种习惯，短短的春色，稍纵即逝，如
果没有去趟龙泉赏花，错过当年的
桃花好运，就像这一年没有拥有过
春一样。春天的龙泉驿和龙泉山
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人潮涌
动，到处打拥堂的季节，尽管如此，
奔着那“人面桃花”的美色，还有那

《诗经》中最著名的“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的浓艳与夭娆，无不构成
春天里最诱人的邀约。

龙泉赏花，过去名气最大的有
几处，一是书房村，二是桃花沟，三
是桃花故里。书房村在龙泉镇的
西郊，村子的前门傍老成渝公路，
后门接双龙公路。书房村土地上
万亩，80％被各种果树覆盖，整个
村庄俨然一个大果园。村民的房
舍有老式的四合院，也有新式的小
楼房，都分散撒落在偌大的果园
里，村民每天枕着果香入眠，合着
花儿呼吸。“在这个果树部落中，桃
树是酋长，他被梨、苹果、葡萄、李、
枇杷等拥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
春天，整个村庄被无数小花朵码砌
成了一个大花朵——这是从飞机
上俯视到的图案。事实上，行走在
村庄里，也就是行走在花蕊中。”著
名诗人、龙泉驿本土作家凸凹在他
的《花蕊中的古驿》一书中曾如是
描述。书房村是平坝，平坝带给
耍家们的是轻松舒缓与怡然，不
期然的擦肩而过，回眸时的浅浅
一笑，年老与年幼的互相搀携，伴
随“农夫荷锄花径走，牧童短笛溪

畔吹”的童话意境，构成桃园平坝
最美的风景。

再说桃花沟。桃花沟是龙泉
山面西的一片占地 4000 余亩的较
陡的山坡，位于龙泉镇东南方向 1
华里处的仰天窝，不似平坝，桃花
沟的桃花是可以尽览的。作为龙
泉最早开发的最大的赏花基地，桃
红李白是其主色调，这里家家种
桃，户户产果，每年桃花、李花盛开
之时，粉红的、浅白的，远近高低，
色彩斑斓，与低吟浅唱的林间小溪
相映成趣，花阴下一椅一茶，甚是
惬意。而站到山顶，从伸手可触的
第一朵桃花出发，可以看到最远的
山脚与平坝相交处那一溜子深深
浅浅的桃色，还可以鸟瞰整个龙泉
驿城区。站在山脚下，最好是站在
离山脚更远的地方，如城中的某个
开阔地，再往山上看去，那又是另
外一种感觉。“野水碧如草，桃花
红照人”是一景，而“犬吠水声中，
桃花带雨浓”又是一景，更有春风
拂面，直面桃花，花瓣被风一吹，
便飘落一头一脸的人与花、花与
人的交融，将手伸出去，立时便有
落 花 降 临 手 心 ，由 不 得 怦 然 心
动。桃花沟有很多花径，花径旁
置有望花亭，爬山累了，往花径旁
一躺，朝望花亭一坐，尽享芬芳的
花香与泥土的清凉。每年桃花节
期间，数万人徜徉在花的海洋，与
花共舞，与花结媒，并许以桃花般
的春心与期待⋯⋯

有一年，为避开白天拥挤的
人流，我选了夜色初上时夜会桃
花 沟 ，深 夜 赏 花 你 有 木 有 ？ 我
有 。 夜 色 中 的 桃 花 更 是 别 有 风
情，与花密语，它羞眉低吟，句句
在心，与花亲吻，它花香四溢，仿
佛更加清纯，它掩饰不住地娇艳，
在夜的掩护下更加大胆，夜色中
的桃花，直抵心底。

桃花沟属龙泉镇长柏村，北

边是老成渝公路，东南边是宝狮
湖，宝狮湖赏花又是一景，并且近
年来越发成势，招引着往来客们
驻 足 流 连 ，心 花 随 桃 花 一 起 怒
放。翻过宝狮湖再往前便是著名
的桃花故里了。我印象中，走老
成渝公路上龙泉山，行至 26 公里
处北侧岔道上，数年前曾立过一
尊牌坊，上书“桃花故里”四个大
字，2004 年，牌坊不知何故被拆
除，但在公路另侧的一块大石上
又有了新的题名。

桃花故里的桃花与别处的桃
花并无两异。但看桃花的心境却
各有不同。打从桃花故里声名远
播前，我和龙泉驿的若干友人便
先先后后出没其间。聚会、品诗
抑或仅仅只为看花，那田埂上、山
沟里、坡峦中，疏密不一的成片桃
树，间杂的白色的梨花，淡淡的樱
花，一坡一垄的杏花，洁白的、淡
红的、深红的，层林尽染，云蒸霞
蔚。记得 2013 年的春天，昔日好
友已深居北京多年的京城少帅潇
潇羊子回川，一干美女相陪赏花，
真是花在身边飘，人在花中行，那
番舒畅与轻松真真是都市人渴求
的难得一刻，更有几杯清茶上桌，
那花瓣便轻轻巧巧地飘落，像是
有意无意的一场花瓣雨，片片飞
落茶杯中，陡添无穷诗情与画意，
怎不叫人柔情四起，心绪万千？
如今龙泉山被注入了新的意解，
那就是最有情的山。

近年来，龙泉驿赏花已形成数
条连绵的旅游线，上述不过是其中
的点，阳光健身步道、百工堰公园、
紫霞山风景区、蔚然花海、洛带古
镇、金龙长城、明蜀王陵、青龙湖
⋯⋯数不尽的赏花地，自然连着人
文，休闲结合健身，有花有湖，有情
有义的龙泉驿，越发青春焕发，春
光无限。

从古至今，与桃花有关的诗篇
可谓泛滥，但在所有关于写桃花的
诗中，我最爱的则是潇潇洒洒的这
一首：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显者事，酒盏花枝隐士缘。
若将显者比隐士，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花酒比车马，彼何碌碌我何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当龙泉驿又被春天早早唤醒，
整个龙泉山再度无处不飞花，无处
不风景，无处不诗情。那些无数令
人心动的新发现又引发新的蠢蠢
欲动。三月里来，别忘了与龙泉桃
花的约会，不见不散⋯⋯

“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
书包。”春天，开学啦，友爱学校门
前的马路上热闹起来，有的妈妈
牵着孩子的小手，有的孩子扯着
妈妈的衣角，走进了校门。

开学这天，虽然温度断崖式
下降，但友爱学校内却春色满园、
暖意融融。楠木树下草坪上的小
草，悄悄探出头来，张望着这热闹
的场面。六年级教室窗外的月季
花，绽开她红嘟嘟的笑脸，庆祝这
开学的第一天。滴水池是我们学
校去年春季修建的文化景观，在
今春开学这天，涌泉冒得格外高，
哗哗地唱着好听的歌谣。

“再延迟”点位的桌子旁边，
一溜排开的楠木树，精神抖擞地
梳理着它一个月都未曾梳理过的
枝叶，惊得树上小憩的斑鸠扑唰
唰飞离枝头，歇在操场边的樱花
树下，花花麻麻的脑袋一伸一缩
地寻觅着食物。

我把“再延迟”点位的桌椅
全部擦干净后，朝着樱花树下走
去。我想去看看斑鸠，关于校园
里的斑鸠，我是又爱又恨，爱它
们经常带着小斑鸠试飞、觅食，
那可可爱爱的样子，让我很是喜
欢。恨它们天还麻麻亮就在我
窗外咕咕咕咕地鸣叫，把我从睡
梦中吵醒。

樱花树在体育馆和操场舞
台连接的小路上，路上铺了长方
形的红砖，虽然是十几年前铺的
红砖，由于经常有保洁师傅冲洗
路面，有点变了色的砖头漂沙沙
的，看起来很整洁、很舒服。每
年的三月底，那一团团、一簇簇，
淡粉、深粉、乳白色的花朵令人
目不睱接。

我迈着急切的步伐，朝操场
走去，因为，我要去看开学典礼。
当我走到操场的时候，才想起早
上听罗主任说过，开学典礼要 9
点 30 分才开始，瞧我这记性，真
是呵呵了。

虽然离开学典礼还有十几分
钟时间，操场却非常热闹。篮球、
羽毛球、乒乓球在操场上“飞”了
起来，欢笑声、读书声、打闹声，声
声入耳。双杠旁边还有一群带着
奶香的一年级孩子，他们牵着老

师的衣角，奶声奶气地左一句老
师我想您，右一句老师我想您了，
叫得那位美女老师低下头“啵”地
亲了一下孩子的额头。我想，这
位美女老师或许对开学这天期盼
多些日子了吧。因为我知道友爱
学校的每位老师都对孩子疼爱有
加，他们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
子，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一个月，此
时孩子们回到她身边，心里的爱
意早已蔓延成一泓清水了。不一
会儿，全部学生都回到教室，随后
又排队走到操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五星红旗在校园里冉冉升
起，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站在操场
上，向着国旗行注目礼，新学期，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五 年 级 同 学 的 朗 诵《龙 的
歌》，点 燃 了 学 生 重 归 校 园 的
激情。

背 景 音 乐《我 爱 你 ，中 国》
响起，孩子们充满激情的朗诵
开始了。“我们是龙的子孙，生
长在龙的国家。谁说世上没有
龙，请看地球的东亚。蜿蜒的
万 里 长 城 ，像 云 龙 飞 舞 的 彩
霞。奔腾的黄河、长江，像双龙
游戏在天涯⋯⋯”

开学典礼我看过很多期，今
天的舞龙，我是第一次见。是
啊，龙年春天的开学典礼，怎能
少得了龙呢。这寓意着孩子们
在新学期，如龙般矫健，如龙般
智慧，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无
阻、收获满满。

紧 接 着 ，舞 台 前 搬 来 了 大
鼓。“咚咚锵！咚咚锵！”一阵欢快
的锣鼓声响起来了。一条金光闪
闪，足足有十几米长的巨龙开始

“腾飞”。伴随着“咚咚锵、咚咚
锵”的锣鼓声，长龙在空中不停地
上下翻飞，好像在跳一支优美的
舞蹈，又像在云雾里奔跑⋯⋯

开学典礼结束的时候，飞来
几只翠鸟，它们站在樱花树的枝
头上，叽叽喳喳地叫着，仿佛在
说，龙年新气象，花竹水源长，这
一学期，又会成为孩子们一生中
最美好的记忆，这种青涩的味道，
这种蜕变的历程，将成为孩子们
一生中最珍贵的画面。

春天，我们开学啦
□黄春红

感
情情 龙泉赏花

□盛红 文/图

龙泉山一景

报刊上遇见友人是一种情
谊，更是一道意味深长的驿站。

我的一些友人，他们是以文
学及文字交往而结识，因此偶尔
我在一些报纸和杂志版面上发表
作品，大都会遇见一位友人的名
字和文稿。每每见到他们，都有
一份欣喜和相见如故的感动。

远在北京一位获过鲁奖的诗
人曹宇翔，他的诗歌饱含生命的
温度和生活的色彩尤其让我喜
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在

《诗刊》《星星》《解放军报》等其他
报刊杂志发表的诗歌作品，我在
收集中抄写装订成册，90 年初通
过《星星》诗刊编辑部转交他，曹
老师深受感动。此事他写在寇宗
鄂老师约的长文《我已掩泪入心》
中，载入《青年诗人》及《诗刊》，后
被《中国青年报》1994 年 5 月 20
日转载。曹老师在来信中鼓励我
要热爱写作，坚持立言，文学之路
才会越走越宽广。失联三十多
年，前面通过一位公安战线的诗
人联系到了他。千里路遥，虽然
未曾与他谋面，但我和曹老师一
直保持着那份珍贵纯朴的友谊。

一位四川南充叫晓天的文
友，十多年前我和他同在一家省
级报纸副刊版面上发表文章。他
的一首写母亲的诗歌《那弯如钩
的月亮》清爽而雅致，如清水出芙
蓉不染纤尘。字里行间思念母亲
之情娓娓动人，溢于言表，让人眼
前一亮和肃然起敬，因文学之爱
他的为人为诗在我的心中存留下
美好的印忆。第二年秋天，在去
参加南充市凤垭山笔会上与他竟
不约而见。秋夜，星光灿烂，晚风
习习，树影婆娑，我俩漫步嘉陵江
边，江水映着黛青色的远山和横
架两岸的霓虹大桥,荡漾着人生
的际遇与文字的魅力，仿佛穿梭
在梦幻的时光里。

友人在想些什么？写些什
么？有什么欢欣抑或懊恼及情
绪，乃至友人有些什么生活工作
上的变迁或人生沉浮之事，大凡
都能从他们流露的文字中读出一
些猜出一些或者感悟一些。读着
他们的文字，心头会默然释怀几
许惦念。

1997 年去广东汕头市，应朋
友之邀参加一次画家赵广的画展，

随后写了一篇评论《一枝一叶总关
情》，第二天投向大街上的邮筒。
当我刚回到川东北的县城，同时也
收到了来自《特区晚报》刊发那篇
评论文章的样报。通过报纸我有
幸认识了那个叫陈春晖的副刊责
任编辑，不长不短的时间内，他又
刊发了我的两次文学作品，2000年
来我与陈老师便失去了联系，而今
在南方之南的那个城市，不知他现
在的工作和生活还好吗？

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既
有自己相识的友人，也有素不相
识却通过一次又一次稿件寄与审
读而相交的。有的相识的，时有
在稿件编发的当天抑或样报寄出
的日子即来个电话让我先知为快
的，不相识的如《湖南日报》编辑
陈慧芳和上海松江《诗人》杂志社
的金春林在几年内编发我近十余
次作品。一家地级文学刊物从创
刊号开始，每次出刊都如期赠送
他们的杂志，还发表过我的拙作
也实在让人感慨和无比惦念着远
方的友人。

更有一位姓廖的友人，我和
他在《华西都市报》副刊同版发过
两次文章，后来通过编辑认识了
他，成为互动的好友，在工作上我
还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支持。去年
到一个地市出差，看到一家报纸
副刊上发表了他一篇文章，便忍
不住给他去了个电话，他非常高
兴托我为之收集并见面转交。我
的一个文友与他在报上同版面发
表文章，后经过我的介绍，他俩现
已成为同姓要好一家亲的兄弟。

诗和远方是我们每一个人心
灵中最美的一道风景。足不出户
说是一种偏枯，然而与友人的文
字之交却开启了一扇门又一扇窗
户，天南海北的空气漫透进来，是
那么鲜活而富有生命的弹性。

一缕茶香添情韵，半日悠闲
念友人。向往远方，会晤友人，渴
望见到他们，是无数次梦里的奔
走和呢喃，是一种让人心潮澎湃
的诱惑，充满生命的温度和人生
情操。

书生人情纸半张，借助于报
刊杂志，对友人的惦念之情，流泻
在字里行间，更是一种深层次的
传递。系着时光，系着生命的轨
迹，抵达一座城市和远方⋯⋯

报刊遇友人
□冯国平

谭
文文


